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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州西行经杨斜，翻过鸡冠岭便是
柞水的红岩寺，再向凤凰镇方向行约7公里
便是红岩寺镇的跃进村了。

初秋刚过，跃进村便耐不住寂寞了。
她披着深秋的片片红叶，伴绿而生，妩媚
多姿；一湾河水哗哗而去，起伏葱郁而绿
红相间的植被，随山而上，如少女玉立披
红挂绿，叫人喜出望外；山下是黑乎乎的
柏油马路，乃连接柞水至西安或商州的
古老而年轻的公路。白日里，穿梭往返
的班车，一阵风似的飞过，伴着轻快悠扬
的笛声，如歌样的和谐。于山间迂回辗
转，有多少弯就有多少处景，让你眼前豁
然一亮。偶见一池碧水，绿汪汪的，鱼儿
在游动，你不由得心醉；池旁一石缝间隙
冒出几根绿草，似乎排列齐整地生长着，
专供陌生人观之。猛抬头，鸟儿密集，布
满枝头，几声呓语，尽显大山幽静；两边
大山亲吻似的挨得颇紧，而小河便成一
条线了，秋韵浓妆，绿中泛红，红中有绿，
裹着一身的高贵，或浓或淡，如少女笔
挺，着耀眼长裙，倜傥亮泽，相映相依，让
行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翘首张望，大有想
看或看不够的尽兴……

虽然跃进村的村前村后被红绿裹着，
一道道红的绿的屏障，使你或多或少有点
走不出大山的悲戚，但你仿佛又融入了这
片奇山秀水的美丽画卷中。大自然的给
予，让村子的男女老少都幸福得如天外仙
子。村后有大棚木耳，已成为拉动县域经
济的主导产业；河岸的移民搬迁新居，齐整
排列，俨然是等待接受检阅的士兵。年轻
人在外打工，或上大学；家中老者，围着生
长过的木耳棒燃起了盆火，悠闲如神，祈祷
着来年有个好年景，盼娃们在外打工能多
赚几个“红板”……

别看这小小的跃进村，还真是一个福
地呢。前几年，山阳县小河口镇袁家沟的
余益银医生来此定居，当上了村医。重庆
的年轻人杨勇在这里养鸡，成了远近出了
名的“养鸡大王”。他们在这里娶了漂亮
的村姑成家立业，如今已扎根于此，于是
这跃进村就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了。小伙
子们在外打工，差不多都在省城买了楼
房，娃们都跟着在外上学，有的还把云南、
贵州、重庆等外地的姑娘娶回到老家这山
旮旯，让这山里也添了几分喜气。一日下
乡，偶见年轻的村委会主任汤金娥，听口

音不像当地的，我便随口问她是哪里人，
几时来到我们这山沟沟的？她微微翘首，
脸上不自觉地泛起一道红晕：“呵，我是云
南曲靖的。”“嫁到这儿几年了？”她说都是
两儿子的母亲了，老公在印度尼西亚钢厂
上班。我猛一惊：还是咱跃进村的小伙子
厉害啊！走村入户到老支书杨传江家，这
位80多岁的老者满脸红光，精神矍铄。他
说，这几年他家里过得很好，多亏党的政
策好，儿子在外做生意娶回了贵州的女
子，如今两个孙子在镇上读书，理想还蛮
大的，大人也都很放心……虽说儿子因不
测不在了，但他这四五年也熬过来了，国
家一年该补助的也都领到了……

依山傍水的跃进村，是红岩寺镇的掌
上明珠。这几年随着脱贫攻坚战略的实
施，这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土石山区，彻
底有了大变样，全村 342 户 1204 人完全走
出了贫困。如今，脱贫攻坚成果的再巩固，
乡村振兴的号角又一次高高奏响，村委会
和驻村工作队一班人斗志昂扬，像当年老
山前线的将士，锐气不减，不彻底告别贫困
誓不罢休！不难想象，未来的跃进村，优美
的生态环境，以木耳为主导的大产业，如夏

日勃勃生发的绿茵，如秋日叫人回眸不够
的盛景，把人们带进了静谧的山野中。而
藏在深山秋红中的跃进村，美丽得叫人心
疼。村在山里，山在画中。久居深山的跃
进村人如临仙境，飘飘然，沉醉于山水间，
与故乡同呼吸、共命运。

吮一口纯净的甘泉，吸一口清新的空
气，感受大西安后花园的异样风情，浑身上
下有种说不出的舒适和喜悦。看到这景
致，你会久久不愿离去，也许会选择定居于
此，康养一生。

我想，再过几年，伴着乡村振兴不断进
军的脚步，跃进村必将成为商洛“康养之
都”一隅最美妙的风景，让人眷念，让人驻
留，让人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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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高高的龙王尖怀
里，流出两条河流，一东一西
蜿蜒曲折，围着古阳城，静静
地向南流去，听不到浪响，一
如阳城里人的日子无声无息
地流逝。

阳城南关，是极热闹的
去处，两条主街在此交汇，形
成“十”字形街口，许多人便
在此摆摊设点做着生意。街
北口的张老太支起一个凉
棚，专门做叶子凉粉。这是
她祖上传下来的手艺，纯手
工制作，用料也极为讲究。
每年阴历六月初，让老伴背
上背篓，去到松树沟垴，在阳
坡上采下凉粉树叶，装满背
篓背到家，用龙王沟引来的
山泉水，仔细清洗干净后，用
开水一烫，用手反复揉搓，挤
出绿莹莹的汁水，用白纱布
将汁水过滤，去除杂质，充分
沉淀，点上少许小磨油即
可。做出的凉粉不软不硬，
作琥珀色，晶莹剔透，佐以秘
制蘸汁，嫩滑可口，消暑止
渴。吃了凉粉，再夹起赠送
的两截指头粗的老坛酸萝卜

“咯吱咯吱”地吃起来，凉丝
丝的酸甜可口，顿时口舌生津。

“吃凉粉呐——酸滑的凉粉呐——”张老太弓曲着脊背，
沙哑地吆喝着。四位西京游客，自那生龙寨跑马场游玩回来，
又累又渴，听见吆喝，就拢了过来。张老太在小桌上匀开四只
小白碟，边向碟子里夹腌萝卜边说：“四位稀客，先尝尝这酸萝
卜，自家泡的，不要钱。”说着就麻利地用蘸汁调着切好的凉
粉。四人也不客气，就伸出两根指头捏起萝卜吃了起来，伴着
嘴里的脆响，赞不绝口。两根酸萝卜还没吃完，四碗凉粉就摆
在了面前，枣红色的叶子凉粉上面浇着那白的蒜、黄的姜、青
的葱、红的椒，颤巍巍地，透着鲜香。几口吃下来，滑嫩酸辣，
精神大振，直呼痛快。

路对面的老刘头用自家一楼门面房开了个小吃店，专卖
水煎包子和小米稀饭，生意不温不火。最近从赵川镇购进二
百斤正宗苞谷酒，顺带零售。老刘头长得是肥头大耳，那光头
明晃晃地泛着油光，肥肥的大黄狗跟在身后，摇着尾巴。受疫
情影响，生意难免有些冷清，老刘头坐在门首树荫下的木凉椅
上，摇着蒲扇，晃着脑袋，唱着小曲儿：“喝一口商南茶吔，神清
气又爽啰，逛逛咱们的金丝峡呀，欣赏好风光啰……”

在街口南边的汽车站里每天都有几辆旅游大巴，在那里
停靠，将那西京的游客从金丝峡5A级景区拉过来，到阳城茶
园和生龙寨观光游览。

路口东边，喜洋洋超市斜对面，娟子在那里办了个小学
生舞蹈培训班，租下一楼九十平方米的两间门面，作为练功
房。每天下午六点以后，学生陆陆续续穿着训练服就来
了。娟子总是提前将舞蹈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再给每位学
员倒上一杯开水，进入更衣室换上紧身衣，打开音乐，边独
自热身，边等着学生。无意中点开了陈瑞的《白狐》，听得兴
起，就跟着唱了起来：“我是一只等待千年的狐，千年等待千
年孤独。滚滚红尘谁又种下了爱的蛊，茫茫人海中谁又喝
下了爱的毒……”随那音乐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那身材
前凸后翘，舞姿极为曼妙。不一会儿，学生到齐了。打开灯
光，十几名学生换上白色舞鞋，在右边靠墙“一”字排开，手
搭扶手对着墙上的大镜子，跟着娟子的口令练习基本功，伸
腿弯腰拉腹肌，架腿下压松双腿。然后将学员分三行站在
练功房中间走基本舞步，边示范边喊着：“收腹提臀，立腰挺
胸，抬头微笑，右腿弹出，打开双臂，自右向左随腰转身。注
意先缓后急，眼看右手尖。”这群十一二岁的学生学得很用
心，又极有悟性，很快就掌握了动作要领，跟着老师，伴着曲
子跳得有模有样。一会儿大家就浑身是汗，娟子招呼大家
休息会儿，到场边喝口水。

几片橘红色的晚霞自那龙王尖顶上缓缓飘过，天渐渐地
黑了，古阳城又慢慢地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那西河的水虽然
比以前丰了许多，仍旧是波澜不惊，如同阳城中人的日子，平
淡无奇。那梦呢，或有或无，可有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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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床头挂着一枚金灿灿的奖
牌，这是我参加武术散打比赛得
的。奖牌是圆形的，通体金黄金黄
的，正面印着一个特别帅气的“武”
字，背面印着“抱拳礼”手势，这个姿
势是我最喜欢的，我常常情不自禁
地挺直身子，做这个动作。

我把奖牌挂在床头绝不是显
摆，而是它能激励我坚持不懈，勇往直前。我练武术已经四年
半了。记得第一次课后，我浑身疼痛，尤其是腿，酸痛酸痛的，
又僵又胀，第二天起床都挪不开步。我真想给爸爸说不上武
术课了，但我不敢说，因为我知道，爸爸是一个特别严厉的人，
他决定的事就绝不允许半途而废。“那就坚持吧！”我默默地对
自己说。

没想到一坚持就是四年多。四年来，和我一起上课的队
友来的来，走的走，武术队里最早的那批队员就剩两个人了，
其中一个就是我。有时我也想放弃，但想到练了十几年武术
的浩浩哥前空翻、后空翻时那帅气劲儿，我就热血沸腾。“继续
坚持！”我鼓励自己。渐渐地，我爱上了武术。每个周末，不管
是烈日炎炎还是寒风刺骨，我都坚持上课。起早贪黑，摸爬滚
打，舞刀弄棍，我手上的皮蜕了一层又一层，现在已经结了厚
厚的茧子。遇到寒暑假，训练更加艰苦。每天早上六点开始
上课，晚上八点才能回家。这些我都坚持下来了。

因为坚持，许多高难度的动作我都能自如地完成；因
为坚持，我成了队里最优秀的队员，更高兴的是今年 5 月，
我参加比赛竟然获奖了。我把奖牌捧回家，兴高采烈地把
它挂在床头。

每天早上醒来，我总是习惯性地看一看这枚奖牌。它总
是闪亮亮的，光芒万丈。看到它，我的心情就无比愉快；看到
它，我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看到它，我觉得什么苦都
是可以战胜的。

挂在床头的奖牌让我明白，坚持就是胜利，它也将激励我
继续努力，奋斗不息。

（本文作者系山阳县城区三小六年级学生）

一 枚 奖 牌
任远翔

“咚、咚、咚”龙驹寨镇屈家木匠铺传来
三声敲门声。

天还未黑透，屈木匠透过窗户，看见
门外站着三个穿军装的人，心里一惊，

“糟了，来坏人了！”和以往一样，他掀开
堂屋大柜柜盖，让老婆麻利地跳进去，盖
上柜盖后，又把四岁儿子放进墙角的瓮
里，盖上锅盖，在锅盖上放了两颗白菜和
一串辣椒。一切与平常没有两样了，他
才打开了门。

这个故事，发生在1934年11月的一天。
屈木匠的手艺好，人也勤快，当年的铺

面——龙驹寨板桥巷屈家木匠铺，可是远
近闻名，生意兴旺，很多人慕名而来。这个
营生，让他一家人有了饭吃，还让他的儿子
能够安然进入学堂。

多年以后，他依旧清晰地记得当时
的情景。

打开门后，请几个穿军装的“大爷们”
进屋。他结结巴巴地对来客说：“长——
官，请坐——请问来我家有啥——事情？”
一名领导模样的军人声音洪亮地答道：“老
乡，我们是红军，是人民的队伍，不兴叫长
官的。”屈木匠看到对方脸上温和的笑容，
长舒了一口气，“那你们来这里是——？”

另一名戴眼镜的红军接了话：“听说你
家木匠铺手艺好，我们是慕名而来，做几个
手枪盒子的。”说完，拿出两块大洋放在桌
子上，“这是订金，其余的钱，我们来取的时
候一并付清。”屈木匠心想，这是救命菩萨
来了，要啥钱啊！不停地摆手道：“为你们
做事是应该的，不收钱。”

“那不行的。老乡啊，我们红军有纪
律，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你做活，收工
钱，咱们这是公平交易。”那位领导说道。
两三天后，眼镜红军带了两个兵来取手枪
盒子，不停地夸奖道：“这手枪盒子做工美
观、精巧，看起来结实，应该耐用。”他支付
了剩余的钱，就要离开。

临走时，发现屈木匠一直咳嗽，立马让
通讯员叫来军医给屈木匠治病。军医检查
后，说是肺病，配了西药送给他，并详细交
代了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那时候的西药
很少，战乱期间，这种西药很金贵。

屈木匠吃了这些西药后，面色红润，也
没再咳嗽了。

过了几天，眼镜红军又来木匠铺给
学生手枪队的士兵们订制了一批手枪盒
子。他们来的时候总喜欢摸摸屈木匠儿
子的头，逗他玩，很随和，孩子一点也不
害怕他们。

一来二往，屈家木匠铺成了红军歇脚、
情报联络的地方。因为这批手枪盒子量
多，又不能明目张胆地做。所以，屈木匠往
往做些棺材、家具之类的，中间夹杂着做枪
盒。他变卖了家里一些值钱的家具，买了
木料、油漆，夜以继日地赶制出这批枪盒
子。后来结账时，由于红军军费紧张，无奈
之下，打了一个欠条，说：“解放后找地方政
府，一定加倍偿还。”

屈木匠哈哈笑道：“你们都是为老百
姓干事情呢，不要钱啊。”说完，就撕毁了
那张欠条，“红军还给我看病呢，做这点
事，应该的。”

眼镜红军走后，屈木匠再也没见到
过。听活下来的战士讲，发生在庾家河的
那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红军的军长、副军
长都身受重伤，牺牲了100多名战士，乡亲
们也再没有见过那些娃娃兵，他们大多数
牺牲在七里荫的战斗中了！

红军转移后不久，留给屈木匠的那几
盒西药也吃完了，而国民党的残兵游勇还
在丹凤作威作福，他们像秋后的蚂蚱，在残
风中蹦跶着。

当时国民党的兵多数是南方人，当地
人给他们送外号“老毛海”，“老毛海”时常
来祸害老百姓。有一次搜刮屈木匠家时，
听别人说屈家给红军做过手枪盒子，所以
一进院子，就东冲西撞，弄得鸡飞狗跳。

屈木匠的老婆看见他们来了，赶紧把
三只老母鸡藏在炕洞子里面，这三只下
蛋的母鸡还是当初红军送的救命鸡，全
家人的油盐酱醋全指望它们了。鸡开始
时也没叫唤，躲在炕洞里瑟瑟发抖。“老
毛海”用棍子在这捅捅那捅捅，捅到了炕
洞里时，鸡受到惊吓，“咕咕咕”的乱蹦起
来，“老毛海”抓到了三只“命根子”要
走。屈木匠上去理论，让他们把鸡留下，

“老毛海”狞笑几声，对着生病的屈木匠
一阵拳打脚踢。就这样，雪上加霜，屈木
匠含着怨气离开人世。临终前，他告诉
家人，让后辈人一定去参加红军，要记住
红军的恩情。

全国解放了，人们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屈木匠的儿子、孙子、重孙子铭记先辈教
诲，积极入伍成了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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